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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中东安全战略    

 
论中东战争对美国全球地位的影响 

 

赵 葆 珉 

 

摘  要：作为后起的西方强权，美国缺乏昔日欧洲殖民帝国的财富优势，不能

实行直接的殖民统治并无偿获取财富，而是以自身资源无偿为全球秩序提供公

共产品。美国中东霸权也同样包含着这一缺陷。连绵的中东战争引发了美国金

融危机，而中东剧变、中东国家主体意识增强和伊斯兰势力的崛起，进一步削

弱了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在利比亚战争中退居二线以及在叙利亚危机中不愿

出兵干预，表明美国中东霸权已经走到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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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以军事征服与领土兼并为手段，以财富掠夺为根本目标。美国是

文弱的帝国，其在本土的扩张尽管也经历了军事征服与领土兼并，但总体上以

经济与商业扩张建立霸业。由于不能无偿获取殖民地与附属国的财富，美国被

迫消耗自身经济资源提供公共产品，确保霸权秩序。创造财富的潜力是美国权

力的源泉，取得政治霸权意味着美国战略优先目标偏转——美国为延续政治霸

权而不断地付出经济代价，最终窒息了自身的经济活力。 

2008年美国债务危机的爆发，与美国体系的生存逻辑存在自然关联。战后

以美苏为代表的核均势诞生，以核均势为后盾的美苏竞争形成恐怖平衡，其不

战不和的态势限定了军事力量的有效运用，美国的财富潜力由此得以发挥，以

跨越半个世纪之久的巨大战略对耗赢得了冷战胜利，促成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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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均势的存在也决定了美国不能凭借数度领先的军事优势摆脱以债务苟安的窘

境。美国国内政治体系孕生的普遍福利体系，加剧了自身经济重负，与美国提

供的全球公共产品一道促成了债务困境。 

 

一、美国全球领导权的结构性制约因素 
 

在帝国霸权兴衰的历史中，美国是命运眷顾的宠儿，其崛起与霸主地位确

立一帆风顺。美国立足西半球，与世界权力中枢——欧亚大陆远隔重洋，从而

可以享受长期和平并坐观成败。战后美国在半个世界取得政治支配地位，并在

冷战后将这一权力扩展至全球。轻取霸权与快速扩张也决定了美国作为帝国的

先天不足，不能在挫折与失败中获得经略霸业的经验与智慧。60年来，美国为

争夺世界政治霸权与欧亚大国一再冲突，同时在经济上与敌手和盟国陷入竞争

与暗战，美国支撑全球领导地位的经济优势逐步丧失。 

1．美国全球体系本质上是松散的经济聚合体 

美国以侧翼大国觊觎霸业，在欧亚列强的混战中投机崛起，军事上的局限

使美国不能在海外建立起直接的殖民统治。美国在二战中打败了挑战欧洲均势

的德国，确立了对西欧列强的完全控制，将昔日的霸主英国置于从属地位，并

在东方毁灭了日本帝国，使其成为政治上的附庸。美国在欧洲和亚太确立领导

地位并不是完全依赖军事征服完成的。美国没有经历经典帝国崛起的持久大国

混战，也绕过了昔日殖民帝国崛起的坚韧蚕食，且与势力方张的欧亚大国中俄

崛起相伴。战略核武器问世与美国崛起同步，大国力量结构与竞争规则由此出

现了根本性变迁，更具有和平竞争的趋势。踏上欧亚舞台 60 年，美国缺乏军事

力量控制或占领那些直接或潜在的竞争者，也不能与之展开完全的军事较量。

这一特征决定了分享权力、避免过早衰弱成为美国霸权的基本行动原则。 

战后美国在欧亚列强整体衰落的背景下，凭借经济优势确立全球政治霸权。

1945 年，东迄日本，西至大不列颠，欧亚列强的工业基础摧毁殆尽。美国是唯

一拥有强大而高效工业体系的国家，可以更廉价地生产工业品，此乃美国成为

世界体系中霸权性力量的基础，美国得以据此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世界政治秩

序。美国体系仅是由分裂的民族和商业联系组成的混合体。美国依赖制度安排

与联盟体系，将主要工业国纳入麾下，并诱使盟国遵循自身秩序及相应的政治

规则
①
，以间接支配取代殖民帝国的直接军事占领，将暴力控制转化为自觉协作，

在泛西方内部建立起松散的帝国。美国欧洲、亚太和中东盟国在美国体系中获

得经济利益和安全保障，并让渡部分主权。美国权力基于协作，以其他国家的

政治独立与经济自主为前提，它对其他大国的支配能力取决于同化而非击败或

                                                        
① Mark R. Brawley. Liberal Leadership.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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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对手的能力。 

美国权力根基先天脆弱。昔日英国以优势海军与全球贸易开创霸业，以殖

民控制与自由贸易维系帝国，其军事力量同时维持一种有效的帝国秩序与开放

的全球贸易体系。从而可以从殖民地与附属国无偿获得财富与经济资源，并以

自由贸易的方式掠取额外剩余价值。这一帝国模式使近代英国世界霸权寄生于

殖民资源，确保帝国延续所需的长远财富基础且有效地扼杀了潜在竞争者的财

富潜力，并在世界经济体系分工中将后者限定在附属地位，英国由此以弹丸岛

国享绵长福祚，在世界权力巅峰上盘踞近两个世纪。帝国力量的源泉不在于征

服与领土扩张，而隐含在经济掠夺与财富攫取中。
①
转嫁霸权重负，获取无偿财

富转移，一直是帝国生存的命脉。美国的全球领导体系呈“扁平式结构”，建立

在相对平等的主权国家的自由贸易上，难以在自由贸易之上附加帝国秩序，遂

先天被斩断了帝国的生命线，被迫以自身资源延续霸权。 

美国以经济权力支撑政治霸权，其既得利益包含了它必须承担的帝国义务。

从经济竞争的角度来看，美国并不具备特别优势，不享有帝国权势蕴含的贡赋，

却必须承担帝国霸权重负，维持一个以经济手段参与其中的开放型全球贸易体

系，并以自身军事资源无偿提供这一秩序的安全保障。美国以经济行为体参与

竞争，其政治与军事强势给予其相对的经济竞争优势，可以通过隐蔽的经济手

段挤压其他竞争者的财富，但不能改变经济竞争的本质。美国的全球领导角色，

至少从经济角度而言，具有高度的消耗性与毁灭性。在美国霸权存在的 60 年中，

这一先天不足经常以美国经济遭受的不断侵蚀与斫伐显现出来，美国角色经受

经济力量转移催生的累进权力变迁的侵蚀，在维持政治霸权与经济竞争力之间

陷入两难困境。当耗尽立国以来累积的经济资源与两次大战获取的战争红利时，

以债务迁延维持成为美国霸权的不二选择。 

2．美国军事权力不足与战略盲动 

大国地缘政治争夺的核心是财富，这一经典模式在美国体系中更具有直接

而明确的性质。美国霸权的基点是战略性经济权力，显现在美元控制上，存在

于美国的工业、贸易以及为全球经济建立规则的秩序安排之中。创造财富的潜

力处于美国权力的核心，它支撑美国大市场、提供体系的凝聚力与美国政治权

力合法性的源泉。美国相对于其对手和盟国的生产能力——泱泱大国的经济规

模、财富、技术与创新能力等指标最终决定它在体系中的势力范围。权力政治

存在于整个国际关系史中，这一次权力政治以财富直接界定权力。经济斗争成

为权力政治的基本内容与原始动机，它决定和引导政治权力与军事力量的再分

配。而军事优势的潜在战略意义萎缩，钝化为几乎纯粹的外交工具（至少在大

                                                        
① 陈晓律：《大英衰落特征与当前美国征兆对比》，载《人民论坛》2011年第 10期，第 68-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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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关系中如此），沦落为支撑经济架构与世界性货币的手段。 

60 年来，美国执迷于全球政治权力，偏重军事力量，负债支撑并听任自身

的工业基础逐渐侵蚀并最终趋于衰落。
①
美国冷战规划延续了海权国家的均势传

统，视苏联为天敌。而为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张，美国全球战略在经济上对其他

大国或区域集团不设防，为自身埋下了祸根，不断戕害自身长久的财富基础，

美国经济地位遭受持续霸权重负的削弱与竞争者的蚕食。美国在冷战中蜕变为

军事国家，建立军事联盟体系，追逐排他性权力，设定外部威胁，一再陷入泥

沼式战略消耗。冷战后，美国继续沿袭这一惯性思维，企图独揽世界权力。
②
在

持续 60 年的大国权力争夺中，政治抱负成为灭顶的战略重负，磨灭了恰恰是支

撑美国的力量。近代以来，殖民列强为争夺世界市场屡开战端；战后 60 年来，

美国一再为潜在竞争者洞开了市场，日本、西欧与中印诸国纷纷崛起，而美国

的全球地位不断地遭受侵蚀。 

3. 美国“民主帝国”的福利陷阱 

美国政治制度伴生着内生性的无序与混乱，权力分立与制衡掣肘的权力架

构不能确保国家政治的战略稳定，群策群力的施政方式与民众推动的体系运转，

排除了一体化的中央权威发挥战略统筹的空间。美国的政治体系自行运转，民

治和民享的政府建立在选举和数量之上，偏爱立竿见影的政策。政治迫于选举

压力，被应急式或急功近利的措施所左右，止步于政治功利与短期目标，领袖

素质、治国能力与政权变更对国家影响几乎无足轻重，难以贯彻理性的内外政

策，国家长远的根本性战略目标一再被周期性权力更迭所打断。
③
加之美国联邦

政府没有支配武装力量与经济资源的绝对权威，且永远面临民意与政权轮替的

掣肘，不能将举国潜力彻底动员并转化为有效的国家力量。立国 200 余年，以

总统为核心的联邦体系尽管不断自动强化，却不能改变代议制民主根深蒂固的

权力分裂与掣肘。 

民众驱动的权力体系运转与由此产生的普遍福利体系是美国深陷债务泥潭

并最终趋于经济衰弱的根源之一。美国的政治体系与意识形态迁就偏听民意，

使决策者倾向于执行应和民意的社会经济政策。美国战后即建立起福利保障体

系和社会安全网，并以修正案的形式写入宪法。
④
美国政治随民意漂流，以迎合

                                                        
① 张煜：《战后美国霸权的经济实质及其未来》，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1 年第 5期，

第 59-63页。 
② See Joseph S. Nye , Jr. , “U. S. Power and Strategy After Iraq”, Foreign Affairs , July/ August 
2003 , p. 60. 
③ 谭融：《美国利益集团政治评析》，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第 4期，第 45-51
页。 
④ Theda Skocpol.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Future Possibiliti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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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赢得政权为目标，具有浓厚的投机性质。
①
政府频繁轮替，政党恶性倾轧，

竞相提供普惠性福利，透支国家未来。当经济不能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又无

法增税时，只能举债维持福利刚性。民粹政治不能为国家抱负凝聚引导民众，

超稳定的政治体系难以产生改变现状的政治力量，以阻止寅吃卯粮、得过且过

的惰性。过度福利体系积重难返，债务泥足深陷威胁国家本身，是美国政治体

系先天不足滋生的政治功能失调之一。 

 

二、美国体系的衰落 
 

战后美国取得世界政治霸权，这一结果既是美国绝对实力上升的产物，也

是欧亚列强主体性外交的“失误”造就的。美国在殖民帝国崩溃与非西方民族

普遍觉醒这一背景下登上世界权力舞台，以大国协调为基础建立起全球秩序并

运用权力，但美国始终执迷于垄断性政治权力。美国衰落始于冷战，而在后冷

战时代的全球竞争中丧失了统治力量。与不断扩张的霸权意愿相比，60 年来美

国主导世界体系的能力不断下降。 

1. 冷战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 

冷战是典型的两败俱伤的战略消耗战。美国在冷战中树立了战略敌手并统

合所谓自由世界。遏制政策将目标限定在零和博弈上，坚持用更大的消耗压倒

对手，以获得和占有垄断性权力，美苏不可避免地陷入持久对耗。美国冷战军

事战略的核心，以金钱与技术的巨量投入为手段，让财富的持续消耗发挥威力，

以国家生存或毁灭为赌，打造了空前的军事体系。美国历届总统集中优势国力

实施对苏联的持续遏制与“推回”战略，与国力方张的苏联竟胜，战略上一举

陷入了长期远征、屯兵坚城之下的困局。美国经济对内供给社会福利制度，对

外支撑全面对苏战略对抗，以长期巨大的消耗维系内外。在以核武力为后盾确

保相互摧毁的战略僵持之下，美国难以借助战争手段脱困，只能日复一日地与

苏联对耗下去。美国全球地位本质上是建立在经济优势之上的，当美国以倾国

之力维持或拓展一个政治霸权时，即对其经济基础构成持久的压力。 

美国追求绝对权力，陷入冷战泥沼，被迫迁就盟友，消耗了自身经济活力。

在核武力奠定的冷战均势下，美国不存在直接的军事威胁（整个冷战时代美苏

从未直接军事冲突），而是应对这一威胁的经济根基持续侵蚀。美国依仗深厚的

经济力量与财富潜力全力实施遏制政策，对外频繁军事干预，最终滑向国力透

支、经济衰落的险途。同样为应对与苏联的竞争，美国向西欧与日本提供经济

援助，恢复了欧洲繁荣，扶助日本创造了经济奇迹。而盟国去军事化，聚焦于

                                                        
① 郭起飞，杨慧民：《多元主义：对美国联邦宪法的解读与评析》，载《大连理工大学学报
（社科版）》2011年第 1期，第 9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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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政策，每一次战争都使其工业力量剧烈膨胀，竞争力持续增强。仅仅 20

余年，美国遏制政策与战略消耗即以灾难性的经济衰落显现出来。经过战后初

期旷日持久的冷战对抗，特别是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美国丧失了绝对经济优

势地位，元气大伤，被迫实施战略收缩。
①
 

1971 年美元与黄金脱钩是美国财富基础动摇的起点，美国从此只能从债务

中吸取能量维持霸主地位。债务为美国一再提供缓冲。美国原本无法在亚洲打

两场战争，无法维持在西欧的强大地位，也不可能保持庞大的防务设施。
②
失去

了黄金约束，美元无限透支，财富源源流向美国。美元作为政治控制工具，成

为资源强制再分配和财富转移的武器。
③
由于美国以反殖民化立国且以经济权力

建立霸业，这一财富转移不能以无偿的方式实现，只能以不断累积的帝国债务

为代价，将美国带入债务泥潭的趋势开始形成，成为美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

经济代价。美国经济丧失了财富活力，意味着美国霸权的经济支柱开始动摇，

美国金融体系的传统角色褪色。轻易获取财富也扼杀了创造财富的原始动力，

磨灭了美国经济在物竞天择的大国竞争中重振的可能。 

冷战中美苏陷入殊死的“零和”对抗，而欧亚大国得以在美苏争夺的夹缝

中韬晦，最终坐收渔人之利。西欧、日本与中国在冷战的夹缝中先后借助于美

国市场得以复兴，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开国以来，美国凭借两洋天险，作

壁上观欧亚列强纷争，以和平建设蓄积国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实力增

加，逐步问鼎世界霸权。而在冷战中，这一角色开始发生转变。美国深入大国

争夺的核心，遭受苏联持续全球攻势的重压与盟国不断的经济侵削，逐渐蜕变

为寄生性的债务帝国，而在两次大战中元气大伤的欧亚诸国得以休养生息并乘

其弊而起，恢复生机。出于无谓的地缘政治目的与争霸需要，美国重建了盟国

经济，消耗了自身经济权力，扶植了潜在竞争对手。
④
美国倾其国力挫败了苏联，

但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连贯一致的持久行动，以阻止西方内部或中间地带经济中

心的崛起。 

2.反恐战争与金融崩溃 

冷战是世界权力再次转换的枢纽，在冷战中，向美国倾斜的力量转移趋势

重新回归欧亚国家。美国经济逐渐虚弱构成冷战国际权力消长最深刻而隐蔽的

                                                        
① 王凯：《沃勒斯坦认为维持美国霸权的战略框架正在解体》，载《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
第 10期，第 18-22页。 
② 黄河，杨国庆等：《美元霸权的困境及其走向》，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 年第 11 期，

第 35-40页。  
③ Terry M. Mo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Vol. 6, No. 
2, 1990, p. 213. 
④ [美]诺姆·乔姆斯基，牛田盛译：《美国衰落：原因和结果》，载《国外社会科学》2012
第 1期，第 99-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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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力量转换一直在此背景中悄然进行，经济权力与财富易手是这一力量转

换的方式。冷战葬送了美国立国以来与两次世界大战蓄积的财富，其胜利不是

建立在军事征服上，而是建立在消耗其先辈累积的经济资源上，除了无敌威名

与普世梦幻之外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益处。美国成功地拖垮了苏联，遏制了日

本的经济挑战，但美国债台高筑，削弱了对其生存利害攸关的财富基础，丧失

了从长远上更具战略价值的经济控制力。冷战结束后，在苏东集团崩溃与中、

印、俄、巴西等国加入体系的背景下，美国体系成为空前绝后的“巨无霸”。但

由于财富短缺与武力不足，对美国来说，这一体系也面临日益权力分散趋势且

更难以控制。 

美国并未因冷战胜利而休养生息，核均势依稀存在，美国不能突破大国制

衡并享有绝对战略自由，财富不足的软肋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变。沉溺在冷战胜

利中的美国，其战略考量依然陷入保持政治和军事优势的狭隘逻辑中，而忽视

了决定大国生死的长期经济趋势。冷战胜利使美国的战略边疆囊括全球，也使

美国背负了全球霸权重负，经济下陷的现实与军事膨胀的裂痕更为明显。美国

在军事上过于特立独出与由此而来的穷兵黩武，被迫处于一种孤立之境。
①
不存

在单一威胁构成的安全挑战，无法确立有效明确的安全规则，加剧了美国全球

霸权迷失。美国频繁制造出敌手与战争，陷入恶性循环的死结，美军疲于奔命，

被迫应对层出不穷的敌手与敌对行动，战线扩张过度。以中东为例，美国相继

推翻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和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并一直试

图颠覆伊朗和叙利亚政府。美国对中东伊斯兰地区的军事干预引起反美、反以

势力的崛起，反恐战争是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权力争夺的巅峰。冷战胜利与信息

技术革命暂时缓解了美国经济衰落，反恐战争与战略扩张过度重新加剧了这一

趋势。美国把苏联拖入军备竞赛，最终使其解体，而美国重蹈苏联覆辙。 

美国全球体系实施开放自由的原则，其霸权角色遭受持续的经济衰落的侵

蚀。冷战后东方集团崩溃与中印等新兴经济体加入美元体系，为后冷战20年美

国的债务扩张再度融资，同时也使美国这一债务帝国的负债能力空前绷紧。20

年来美国以维护世界和平、秩序、民主、自由和人权为由，对地区热点问题采

取了几十次军事干预，在经济上依靠负债解燃眉之急，依赖债务堆积或美元注

水跳出陷阱，炫目的军事行动背后是旷日持久的经济消耗与债务善后。
②
全球化

加剧了美国经济虚拟化倾向，海外扩张与本土高福利体系带来的是工业外移、

政府税基消逝与庞大的预算和贸易赤字。每一次危机都以渐进的方式推动美元

走向崩溃。超强军力纵横全球，不能掩盖财富日趋枯竭与不断增长的债务尴尬。

                                                        
① 傅梦孜：《美国处于不情愿的战略隐退之中》，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 年第 1期，第 21-23

页。 
② [美]沃伦斯坦：《世界正在迈向动荡年代》，载《参考消息》2011 年 8 月 19 日，第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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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60年美国经济占全球经济产出的比例一直呈相对缩小趋势，是美国衰落难

以逆转的根本原因。美国体系的危机在于，不能维系经济控制力，则军事优势

与外交胜利的意义都将大打折扣。  

美元是美国体系的命脉所在，它为体系提供基本信用并担负体系金融中枢

的功能，美国由此建立了庞大的隐形帝国，操纵着远为庞大的财富。美国的世

界霸权、军事实力、政治影响力与同盟体系都取决于美元。美元作为民族国家

货币，影响操纵体系经济却无需对此负责，成为轻松聚敛财富的手段，为债务

帝国大开方便之门，成为美国延续霸主地位的核心手段。自工业革命以来，全

球市场体系被生产过剩的痼疾一再困扰，美国由此可以举债消费，以寄生于债

务的方式，以无任何担保的纸币换取全球财富，以此将全球资源收入囊中，形

成沃勒斯坦所指出的“中心－外围”国际分工体系，把卷入这一体系的各国变

成虚拟的“金融殖民地”。债务累积以日益扭曲的金融体系为代价，为美国提供

迁延的财富，美元本位制演变为债务本位制。支撑美元滥发的不是经济因素，

而是对美国全球地位的“信心”。美元衰落起因于债务堆积与美国转嫁危机的现

实动因，隐含着金融危机的真实根源。 

金融危机引发美国债务体系崩溃，是战略扩张过度与财富耗竭的结果，凸

显了寄生经济的瓶颈，源于债务扭曲的全球金融体系的内在强制。债务一再为

美国霸权提供喘息，债务帝国早已千疮百孔。金融危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的延续，是连续债务危机的中间节点，预示了债务帝国坍塌的必由之路。
①
金融

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美国道德危机，债务经济侵蚀了市场经济本身的合

法性与活力，道德缺失深嵌于美国体系的内在逻辑之中。美国为一己之私酿成

全球灾难，其威权的合法性遭受重创。对美国实力的信心以及对美国制度的认

同是美元信用的最后支撑，金融危机是债务经济的精神破产，动摇了美国的道

德威权，也就动摇了美元作为国际机轴货币的地位。金融危机促成大国力量对

比消涨，如同昔日大国在战场上决胜一样，这场金融战实际上是大国之间“没

有硝烟的战争”。在美元体系中，金融危机取代传统的大国战争，促使权力戏

剧性转移。 

 
三、中东军事干预对美国的灾难性影响 

 
美国作为帝国财富先天不足，其政治体系滋生的普遍福利体系使其财富更

为捉襟见肘，冷战消耗了美国的国家财富，加剧了美国经济的衰落，而后冷战

时代持续的中东战争加剧了债务重负，成为美国霸权衰亡的导索。连绵的中东

                                                        
① 陈玉刚：《金融危机、美国衰落与国际关系格局扁平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 年

第 5期，第 28-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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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消耗了美国过分的经济实力，且增加了军事行动的政治风险。反恐战争花

费达 8000亿美元，隐含着金融危机的祸胎，但伊拉克迄今并未成为美国期望的

“民主样板”，而沦为逊尼派与什叶派冲突的博弈场；阿富汗并未摆脱无效治理

的状态。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之后，宣布增兵阿富汗，依然不能阻止塔利班势

力上升，仍不得不寻求政治解决与体面撤军。奥巴马宣布将于 2014年从阿富汗

撤军，撤军后的阿富汗能否保持局势稳定，还是会像伊拉克一样陷入恐怖袭击

与派别冲突的漩涡都引起各方的关注。从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可以发现，

美国中东战争并没有给该地区带来和平与稳定，也没有带来民主和自由，而是

更多的人道主义灾难。美国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中东政治问题南辕北辙，且造成

自身经济与财政困境。 

1. 美国“中东战争综合症” 

美国衰落始于经济与金融领域，这使美国在丧失财富后相当长时期，仍保

有超强军事强力。美国被剩余军事力量所左右，深陷对外军事干预。核均势下

大国兴衰首先显现在经济领域，新兴大国以经济缓进累积力量达成战略突进，

这一特征决定了相当长时期，它们既不具备足够的军事力量，也不必在战略上

冒进与美国霸权对抗，这一权力转移模式助长了美国军事力量的滥用。没有并

驾齐驱的军事对手构成威胁与制约，不存在迫在眉睫的生存压力，美国陷入霸

权诱惑与战争泥潭的历史宿命。军事力量客观上需要敌人以确保自身存在，也

需要敌人以释放自身力量。美国在军事本能的驱使下频繁对外用兵，制造出层

出不穷的动荡冲突之源，以美元信用为代价转嫁危机，而忽视财富易手背后隐

含的权力转移。 

从阿富汗战争到中东剧变后的利比亚战争，一再爆发的中东战争将美国军

力不足、财政危机、国际公信力下降等问题凸显出来。自近代以来，中东缺乏

地区大国的中流砥柱，一再成为外部大国争夺的“破碎地带”，为后冷战时代美

国释放剩余军事力量、彰显领导权提供了天然场所。美国手中有一把锤子，中

东到处都是钉子。布什首开中东反恐战争先河，①以变革起家的奥巴马继承了其

所有战略困境。始自伊拉克战争，美国中东战略丧失了制定战略政策的前提，

无法判定何种战略平衡符合自身利益，不能有效地将纷至沓来的地缘政治事件

纳入既定战略框架，并决定美国发挥作用的程度和性质。②美国对战略上无足轻

重的势力一再实施打击，且一再重复灾难性干预模式：无法为干涉行动找到法

理依据，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与稳定连贯政策，缺乏善后举措，未顾及政权更

                                                        
① See Condoleezza Rice, “Transforming the Middle East”, Washington Post, August 7, 2003, 
p.A21. 
② [美]基辛格.《中东的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载《参考消息》2012 年 8 月 24 日，第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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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带来的国家崩溃与权力真空，以及由此酿成的灾难性内战与内外势力争夺权

力的混战。 

从伊拉克到叙利亚，从布什到奥巴马，美国战略盲动一脉相承。奥巴马继

续在中东实施政权更迭，只不过以一种更巧妙、更具隐蔽性和间接的方式。
①
利

比亚战争与叙利亚内战是在美国经济陷入危机的背景下发生的，奥巴马政府在

经济与军事双重衰落、内外交困的处境中，继续以廉价、多边、渐进的方式推

动中东政权更迭，同时对伊朗、哈马斯、真主党等反美势力采取遏制态势。奥

巴马未能在伊拉克建立稳定政权，没能促成什叶派与逊尼派达成政治妥协，也

未能在阿富汗消灭塔利班或找到政治解决方案。美国十年反恐目标均遭挫折，

政权更迭没有产生遵循西方规则与西方价值的新政，没有产生有利于美国的战

略稳定。在这一大乱局的背景下，美国继续与欧盟、海合会和土耳其武装叙利

亚反对派，开启了血腥而漫长的叙利亚内战。叙利亚内战久拖不决，以政权更

迭为目标的美国势成骑虎。奥巴马政府将继续沿战略惯性前冲，无力摆脱对外

战争的自我摧残。 

2. 中东战争凸显美国霸权困境 

美国霸权的逻辑是“不战、不和，不走，死守军事优势。”奥巴马政府不能

以战争手段阻挡新兴大国崛起；不能与之分享全球领导权，延缓衰落；不能适

应力量衰落的现实，割舍既得利益。美国在丧失财富之后依然保有大国的军事

强力，成为自身灾难的源泉，由此酿成战略变革尾大不掉，且使朝野沉浸在推

动民主化的惯性思维中。②没有明确敌手构成确定无疑的威胁并凝聚国家力量，

没有遭遇战争或经济崩溃之痛，无法迫使快速解决问题，奥巴马政府只能对危

机采取慢慢拖延的政策。全球格局呈现出一种持续的战略间歇期，一度强大的、

有利于美国的国际规则、联盟体系与意识形态等因素仍按惯性运作，美国军力

和美元地位不会被一次金融风暴打垮，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对基轴货币和安全保

障的依赖，剩余军事力量支撑的单极雄心。在中东地区，美国既依靠欧洲大国

和海湾国家，又寻求与中俄的外交协调与配合，试图弥补美国综合国力衰弱带

来的挑战。 

奥巴马中东外交受困于美国霸权的既定逻辑，无力回应内外变化并阻止前

冲的战争机器。从伊拉克撤军以及减少美军中东存在，不能作为新战略的一部

分而获得意义。
③
美国在中东继续抑制地区大国，追求政权更迭，控制进入中东

                                                        
① [美]阿伦·戴维·米勒：《地理位置塑造美国人世界观》，载《参考消息》2013 年 4 月 22
日，第 10 版。 
② Muqtedar Khan, “Prospects for Muslism Democracy: The Role of U. S. Policy”, Middle East 
Policy, Fall 2003, p.79. 
③ [美]利昂·哈达：《美国应及早从中东抽身》，载《参考消息》，2013 年 4 月 19 日，第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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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市场通道并确保以色列生存。历史上大国陷入困境时，具有创造意义的变

革随之发生。金融危机、反恐战争等如此重大的战略事件，不能产生有意义的

变革。奥巴马中东外交不能依赖自上而下的清晰的政策转折，只能被动地适应

一个日渐艰难的经济与军事形势，而期待在这一过程中形成新的战略观念与支

撑。历史上大多数帝国都毁灭于财政危机，而且是在其生命力似乎仍在增长的

时候。美国占据军事优势，一再战胜攻取，不能弥补战略破碎的缺陷，不能改

变经济颓势，不能阻止世界经济逐渐与美元脱钩，全球安全保障逐渐远离美国

军事力量的结局。
①
 

债务引发了美国经济危机，反恐战争引发了美国外交和军事危机，中东问

题牵制了美国的军事、政治、外交和财政资源，中东剧变突如其来，而所有的

失误与挫折最终都将以财务危机的形式显现出来。在大国相对和平竞争的主旋

律下，美国作为帝国的真正力量源泉不是殖民时代杀伐四方、开彊拓土的丛林

法则，而是体现在美元所支配的空前财富与由此获得的话语权中。美国力量借

助市场逻辑的渗透和超强军事力量辐射到全球，支撑了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支

撑了美元信心，也夸大了美国的实力。历史上，中东区域埋葬了众多的世界帝

国，未来美国能否继续维持在中东的主导地位，或者逐渐淡出，都将取决于美

国的财富地位。 

 
四、结 语 

 

美国霸权衰亡始于经济衰弱，而此一衰弱因中东战争而强化。美国作为帝

国，缺乏帝国的核心特征，不具备领土控制与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与昔日罗马

帝国和近代欧洲殖民帝国迥异，其霸权主要是经济上的全球扩张。从东西方权

力盛衰起伏的宏大历史视野审视，美国霸权更具有和平过渡的性质。美国作为

帝国不能长久支撑其帝国重负，——为一种自由主义的全球体系无偿提供公共

产品的能力。过去 60 年，美国在军事上两次处于短暂的优势地位，处于突破大

国均势的门槛：战后率先拥有核武与单极时刻。不具备一体化的国家权力架构，

没有统一的国家意志推行完整连贯的战略并凝聚民众力量，使美国不能善用此

一优势，最终葬送了难得而易失的历史机遇。 

中东地区是美国全球霸权的支柱之一，成为美国运筹与其他大国关系的重

要舞台。美国深度介入中东，无端制造出此起彼伏的地区热点问题，如巴以冲

突、伊朗核问题、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危机等，消耗了美国剩余不多的政治、

军事与经济资源，牵制了美国在其他战略区的应变能力，使美国重返亚太的战

                                                        
① [美]沃勒斯坦：《战争不能扭转美国衰落的大趋势》，载《理论参考》2003 年第 2期，第
30-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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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目标受阻，加剧了美国全球战略扩张过度的窘境，且使美国应对中东剧变的

能力每况愈下。中东剧变爆发的力度，因美国力量减弱而加强。伊斯兰势力上

升，中东国家主体意识增强，对追随和依附美国的意愿减弱，将形成恶性循环，

导致美国中东主导能力进一步下降，并削弱美国全球霸权及其全球影响力。美

国中东霸权正面临历史性重新规划和调整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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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olvements in the Middle East. Collectively, the upheaval in the Arab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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